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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王根宝这一局输得很惨

葛辉和王根宝一前一后几乎同时到达。
等大家落座以后，葛辉先开了口：“老徐，

你说说吧，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你精心策
划的方案最终一无所成，功亏一篑？”
徐副局长有些垂头丧气地解释说：“本来

在省高院那头，一切都安排妥当了。可偏偏就
在他们要夺门而入时，梁局长打电
话给小刘了。你们说巧不巧啊？真他
妈巧得像电影一样。哎！”“真是笨
蛋，都到门口了还不冲进去？一进一
出只需要一两分钟就搞定了。我的
律师说，他们发出信息后，就把《承
诺书》原件牢牢掌握在手里，只等他
们进去就交给他们了呢！”王根宝气
咻咻地埋怨着说。“是啊，那个刘正
声不够灵活，接到电话又怎么样？拖
几分钟回去根本没有问题啊，已经
到了门口却没进去，这办的什么事
嘛！”葛辉表示同意。
“关于这点，我昨天已经狠狠骂

过他了。”徐副局长说。“骂有什么用，
这么好的机会给错过了。”王根宝还
是满脸气恼。“那你接下去有什么打
算？”葛辉问。徐副局长一时语塞，他还没有想
过接下去该怎么办，他能怎么办？一旦梁局长
插手了，他敢怎么样？于是他说：“葛书记，你了
解那个梁国正吗？”突然间提出这个问题，让葛
辉有点发愣。他坦白地道：“说实话，我对他不
怎么了解。他是京官下放，肯定有背景。”
“这个人是只笑面虎。”徐副局长毫不顾忌

地说，“来到局里几个月，大家都以为他是好好
先生，几乎没有人把他当回事，可是今天开了
一个会，一下子就变得面目全非，把所有人都
吓傻了。”接着他就一五一十把今天会上梁国
正说过的那些话对葛辉和王根宝讲了一遍。
“徐局啊，那种事对我来说不重要，重要

的是你还有没有办法挽回败局？”王根宝不耐
烦地开口问。“这个嘛，王老板，我不想说假
话，那个姓梁的一插手，我这里就难办了，除
非，”徐副局长看了看葛辉，小心翼翼地继续
道：“除非葛书记出面搞定那个姓梁的。”
王根宝心想也是，葛辉的职位比那个姓

梁的高，他出面的话，兴许事情还有转机。于
是他转向葛辉道：“葛书记，看来这事也唯有

请你亲自出马了。”
葛辉没有立刻吭声，他像是在细细琢磨

着他们的提议。他采取迂回策略道：“我可以
试试。但有件事你们都不了解，梁国正很可能
就是下一任的省厅厅长。”“不会吧？”徐副局
长倒抽了一口冷气。“不是说副厅长吗？”王根
宝将信将疑地问。“那是你们的猜测，据我所

知是正厅长。你想想，不然他怎么可能
底气那么足，说话那么不留余地？”葛
辉提醒道。“妈的，如果姓梁的是接正
厅长的位子，那我还真得当心点呢。”
徐副局长边说边摸了摸自己的后脑。
王根宝暗自叹了口气。他十分聪

明，知道眼前这两个人一个是想开溜
了，另一个是装装门面而已。他知道，
接下来还得靠他自己的本事来解决所
有难题。
王根宝这一局输得很惨。省高院

民事庭在经过两次开庭审理后，最终
宣布了法院的终审判决：对大发矿业
和伟业航运的经济纠纷案，驳回王根
宝上诉，维持 !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
决结果。

!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得到省高院
的判决后，随即通知了王根宝的代理律师，要
求被告在省高院判决下达后的十五天内，按
判决的金额全数归还原告。王根宝哪里拿得
出那么多现钱？十五天很快就过去了。在王根
宝分文未还的情况下，方国良和余国伟经过
商量，决定向 !市中院执行局申请对大发矿
业的强制执行措施，并要求对法人代表王根
宝本人实行限制出境的法律措施。
王根宝听到这个消息后，惊恐之余，首先

想到的是去疏通中院执行局局长的路子，让
他网开一面。谁知托人一打听，中院执行局的
局长是办事一本正经的花岗岩脑袋，最痛恨
别人托关系找门路行贿赂。他指派了一名姓
高的执行法官负责对大发矿业集团的云南矿
进行价值评估和进入拍卖程序，并亲自向省
高院打了一份报告，要求在执行期间限制当
事人王根宝出境三个月。省高院接到报告后
很快就出了批准文件，并将批准文件马上送
到了省公安厅。省公安厅立刻就向全国各个
口岸发出了限制 !市大发矿业集团董事长王
根宝离境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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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要举办一个"月光大拍卖#的活动

在那张放着火鸡的长桌上，除了火鸡以
外还有红薯、玉米、南瓜饼、红莓苔子果冻等。
特别是在火鸡的旁边，小山一般高高地堆起
来了黄乎乎黏乎乎的食品，丽莎介绍说：“这
是干面包、蔬菜、火腿肉拌好各种调料塞在火
鸡肚子里同烤出来的‘四大福’，很有味道的
呢，你尝尝。”

我看了看这个“四大福”很不雅观，碍于
丽莎的热情只好舀了一小勺。又看到大家都
在排队要火鸡胸脯，旁边油光锃亮的火鸡腿
和火鸡翅膀竟然无人问津，原来在美国人的
眼睛里，肉有红白之分，牛肉、猪肉是红肉，鸡
肉、鸭肉是白肉，但是鸡肉鸭肉里面的胸脯是
白肉，翅膀和腿又是红肉。他们以为白肉是健
康的高级的，红肉是不健康的廉价的。其实白
肉就是我们中国人常常说的“死肉”，红肉才
是“活肉”。丈夫已经变成美国人了，要了一大
片白肉，我则仍旧是中国人的脑筋，给儿子叉
起一个鸡腿，自己要了一只翅膀，就回到座位
上去了。
周围的教友们都把火鸡蘸着红莓苔子果

冻一同吃，我看到丈夫的盘子里也有一堆果
冻，要过来一点儿，放在鸡肉上试了试，不大
习惯，和那个“四大福”差不多味道，甜汲汲咸
汲汲的，远不如撒上椒盐来得味美。可惜这里
没有椒盐，只好将就一下撒了一点盐。
那只火鸡翅膀真是硕大，越是到骨头之

处越是鲜美，听说宋美龄也还是中国人的脑
筋，晚年在纽约的寓所里，只喜欢吃火鸡脖子
和带骨头的部位，弄得她的手下的中国人因
为整天要吃老太太剩下的鸡胸脯叫苦不迭。
我走到那张放着火鸡的长桌前，看来看

去找不到火鸡脖子，想必这种部位在西方人
眼睛里是不登大雅之堂的，还没有烹调就被
扔到垃圾箱里了。
这天的火鸡大餐吃到我再也不想吃火鸡

为止，丽莎看到我喜欢鸡腿鸡翅膀，不容我拒
绝就把剩余的几十只鸡腿鸡翅膀都装在食品

袋里送给了我，说是请我帮忙，谢谢我了，不
要浪费呢。

吃饱喝足回到家里，不知为什么那么疲
倦，三个人倒头就睡，一直到第二天的天光大
亮，后来听说火鸡肉有催眠的作用。

在科州生活的那几年，除了和丈夫儿子
一起吃饭以外，最多就是和丹丹在一起吃饭
了。丹丹是我在周刊工作了半年以后才出现
的，那时她正在州立大学攻读会计专业。
丹丹和我有很多共同之处，手快脚快讲话

快，骂人也快，我们配合得相当默契。第一次在
周刊一起吃饭的时候，打开饭盒子，丹丹就夹
了几根金黄色的萝卜干放到我的碗里，我咬了
一口嘣嘣脆，连忙问：“真是稀罕物，这么香，哪
里买到的？我丈夫最喜欢萧山萝卜干了。”丹丹
回答：“对不起，买是没有的，自家做的。”

原来她用的就是最一般的白萝卜，连皮
切成条，然后用盐和八角花椒腌一下，挤出
水分，把萝卜放到风口吹干，又放回刚才挤
出来的水里泡一会儿，再风干，再泡，一直到
萝卜水全部都被萝卜吃回去了，而且风干
了，一淘箩最正宗的萧山萝卜干也就做好
了。丹丹还教我做山芋干，煮熟的山芋里面
混进芝麻，按在饼干盒子的盖子里，风干了再
切成片。
我们俩就这样一边嚼山芋干、萝卜干，一

边吃饭，很快变成了最要好的朋友。这一天当
我们把大样送进印刷厂的时候，一个工人告
诉我们：“附近一家超市要举办一个‘月光大
拍卖’的活动，很好玩的呢！”

丹丹一听，晚饭也顾不上吃啦，拉着我，
换好运动鞋就赶了过去。到了那里月亮刚好
升起来。满月的银光，铺撒了一地，映照着停
车场上拥挤的汽车。一忽儿有个举着铃铛的
小丑出来开门，大家蜂拥而上，一起冲进店
堂。这个小丑不断地摇铃，铃铛摇到哪里，哪
里的东西就会降价。
丹丹和我手挽着手，生怕被疯狂的购物

者挤倒，又不甘心遗漏减价的好东西。跑来跑
去，不一会儿就是浑身臭汗了。随即抽奖活动
开始啦，只看到一个名字跳出来，那个主持者
对着手里的纸条翻来翻去念不出声：“"#……
"#……长颈鹿啊？”
丹丹对着我大叫起来：“这不是你吗？美

国人念不来‘章’，‘"#’就变成‘长颈鹿’啦！”


